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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辽张文藻墓壁画《备茶童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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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宣化辽张氏家族墓室壁画以丰富的内容场景、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再现了辽统

治时期的社会文化与生活习俗。 其中张文藻墓壁画《备茶童嬉图》，围绕“备茶”这一主线，巧妙地把

备茶、童嬉、教子三个图像内容构思在一起，描绘了一个逝者理想的“幸福家园”。 透过壁画图像信

息，我们可窥探“茶”已经成为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和墓葬装饰的重要母题，并推断辽茶文化上

承于唐、相近于宋，证实了辽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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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化位于长城以北，隶属于河北省，临近内蒙

古自治区，辽太宗会同元年后属辽国，被统治长达

两个世纪。 辽统治者为了增强经济实力、安抚汉

民，实行南北分治，选派汉人治理汉地，并效仿中

原，引进汉族各种先进农业、手工业技术，使当时

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因辽太宗推崇汉唐

文化制度，又受汉族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原本的

社会结构发生改变，表现为辽内部政权逐渐封建

化，不仅任用大批汉族官吏，而且在文化、艺术、宗
教等方面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精粹，创造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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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多民族文化融汇而成的辽代文化。 从文化

史视角来看，丰富多彩的辽墓壁画恰好印证了这

一特点。
辽国汉人墓葬主要分布于今河北、内蒙古、辽

宁、北京与山西的北部一带，多数为室墓。 建墓者

以现实生活场景为原形，采用独特的建造方式和

壁画、彩绘等装饰手法，巧妙地为逝者在彼岸世界

建构了一个气息浓郁的生活空间。 此类壁画墓是

辽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墓葬类型，
其丰富的壁画装饰内容再现了辽统治时期的社会

文化与生活习俗。 其中，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河北

张家口宣化下八里村考古集中发现的辽张氏家族

墓，其室壁上绘有《备茶图》 《车马出行图》 《散乐

图》等壁画，内容情节丰富，人物形象生动，艺术

表现精湛。 邓惠伯先生认为这些壁画客观上就是

墓主时代的社会变迁和个人经历的真实写照，具
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１］ 本文结合

辽宋时期的文化艺术背景，对宣化辽张文藻墓室

壁画《备茶童嬉图》图像内容进行分析解读，论述

壁画背后蕴含的文化渊源与社会外延，揭示“茶”
对于辽人日常生活和墓葬装饰的重要性，以探求

辽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

　 　 一、张文藻墓与 《备茶童嬉图》
简介

　 　 宣化辽张氏家族张文藻墓发掘于张世卿墓东

南约 ５０ ｍ 处。［２］张文藻，辽代归化州清河郡人，汉
族，本地乡绅，其父张匡正，兄张文纪、张文震，妻
同郡贾氏，育有一子张世古。 据墓志铭记载，张文

藻年少时沉迷于饮酒无法自拔，时常酩酊大醉，而
立之年自我反省，远离声色，开始辛勤治家，从事

农务，积累了大量家财，此后张文藻将产业交给儿

子，一心向佛。 辽道宗咸雍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去

世，春秋四十有六。 张文藻逝后其葬礼与张氏家

族其他成员一样采用“西天荼毗礼”葬制安葬。［２］

道宗大安九年，张文藻墓被侄张世卿迁至张氏家

族祖坟，“改葬于州北之隅，以示孝敬” ［３］７１。 张文

藻墓保留完整，未被盗扰，现存墓志、葬具、壁画、
随葬器物等物品。

张文藻墓结构包括前室、后室、斜坡墓道、甬
道、门楼等部分，如图 １ 所示。 墓门到后室通长

５．６８ ｍ，后室距地面为 １．５ ｍ～２．６ ｍ 之间，墓道略

短，修有阶梯 １１ 级，其北部于门楼前有天井一处，
直达地面。 墓室门为拱券式，上部为仿木式门楼，
拱券斗拱上均以墨线勾勒出花卉纹样。 墓前室为

长方形平面，后室为圆形平面，前后室之间隔有拱

形甬道，其后室北壁中央设一仿木结构式砖雕门

楼。 在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中，皆有大量的

壁画覆盖，绘有伎乐、侍女、童子、仪仗、仙人、花卉

纹样、星图等。 基于辽代的民间习俗和丧葬文化，
对张氏家族墓壁画图像进行比较分析，可知张文

藻墓壁画的图像内容、表现形式、绘制方位等明显

带有家族墓室统一的模式化特征，既有装饰作用，
又具有特殊的礼仪性功能。

图 １　 张文藻墓剖面图及前室东壁壁画展开图

Ｆｉｇ．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ｚａｏ􀆳ｓ ｔｏｍｂ ａｎｄ ｍ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ｓｔ ｗａｌｌ ｏｆ ｆｒｏｎ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

《备茶童嬉图》，如图 ２ 所示［３］２６，位于张文藻

墓前室东壁，长 １．７ ｍ，高 １．５ ｍ，画面由八个人物

与相关茶具组合而成。 图中人物可分为两组，左
面一组有四个孩童，两人着汉装，两人作契丹装饰

打扮。 四名孩童藏于六层盝顶食盒和方桌后，面
左窥视前方。 两张方桌上整齐摆放着执壶、茶碗、
茶盘、食碟、果盒、文房四宝、经书、纸函等。 壁画

右边绘有一华服女子及三个孩童。 汉装女童正踏

于契丹男童的肩上，两手正伸向装满桃子的吊篮。
另一侧还站有一位契丹男童，正抬头凝视偷桃女

童，双手撩起兜满桃子的衣袍前襟。 那位华衣女

子眉目清秀，右手持桃，左手指着偷桃女童，似在

责备又似在担忧女童的安危。 四人中间地上放置

了茶碾、朱漆托盘、风炉、团扇等器物。 整幅画作

呈现出一派欢乐有趣、温馨幸福的家居生活景象。
事实上，我们把墓室全部壁画图像信息进行汇总，
可以发现其描绘的场景涵盖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

面，再结合墓室中遗存的陈设布置和随葬物品，由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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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判断张文藻生前应该是个热爱生活、关爱家人、
富有情趣之人。

图 ２　 张文藻墓前室东壁《备茶童嬉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Ｔｅａ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Ｐｌａｙｉｎｇ”ｏｎ ｅａｓｔ

ｗａｌｌ ｏｆ ｆｒｏｎｔ ｒｏｏｍ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ｚａｏ􀆳ｓ ｔｏｍｂ

　 　二、《备茶童嬉图》的图像意趣与
艺术表现

　 　 （一）“茶”生活的延续

宣化辽张氏家族墓中关于“茶”主题的壁画

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辽代中国北方民间

日常的“茶”生活，既有工序细致的备茶流程描

写，也有煮汤、奉茶、点茶、饮茶等具体情景描绘，
可谓“满室茶香”，使人如同身临其境。 从这些壁

画的图像信息中，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辽代贵族

对茶的热爱和饮茶态度，也可以了解辽人茶室的

空间陈设、茶器的种类样式以及备茶的工序过程，
生动地反映出辽宋时期盛行的饮茶之风和浓厚的

茶道文化。
张文藻墓《备茶童嬉图》以方桌与食盒为画

面视觉中心，描绘出一群孩童正在茶室中玩耍嬉

戏、女子严肃呵斥的生动场景，犹如鲜活的人间情

景再现。 “此时此刻”不禁让人对男主人的活动

和态度产生联想，或许在佛堂诵经，或许在内屋歇

息，又或许外出访友，于是给孩童们提供了一个自

由玩耍的空间。 而那些摆放整齐的茶道工具与器

皿，主人平日用来书写诵读的文房四宝和经书，以
及有序的家具陈设组合在一起，又使得茶室透出

几分清雅，体现了“禅茶一味”的传统禅茶文化精

神，也从侧面印证了张文藻中年之后一心向佛的

记载。 对壁画图像信息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张文

藻墓《备茶童嬉图》图像所营造出来的场景与张

氏家族其他墓室前室东壁《备茶图》中侍者紧张

而热闹的备茶工作完全不同，例如 ６ 号墓《备茶

图》 ［３］４８（见图 ３，墓主身份暂不明）、１０ 号墓《备茶

图》 ［３］５（见图 ４，墓主张匡正），前者更加轻松活

泼，后二者更加庄重严谨。 《备茶童嬉图》的整体

构思十分巧妙，看似与备茶内容毫无关联，但围绕

备茶的主线却真实地贯穿了整幅画面：一方面，壁
画的方位和内容符合家族墓室祭祀空间的礼制要

求；另一方面，琳琅满目、摆放有序的茶器间接展

示了宋辽时期备茶的繁琐工序和饮茶的精致讲

究，描绘了墓主生前风雅的日常生活以及期待逝

后这种生活状态延续的愿望。 整幅壁画以静写

动，寓意于器，展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构思与精妙

的表现手法。

图 ３　 ６ 号墓前室东壁壁画《备茶图》
Ｆｉｇ．３　 Ｍｕｒａｌ “Ｔｅａ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ａｓｔ ｗａｌｌ ｏｆ

ｆｒｏｎ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ｍｂ ６

图 ４　 １０ 号墓前室东壁壁画《备茶图》
Ｆｉｇ．４　 Ｍｕｒａｌ “Ｔｅａ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ａｓｔ ｗａｌｌ ｏｆ ｆｒｏｎ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ｍｂ １０

　 　 （二）孩童乐园的重现

辽宋时期，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促使百姓生

活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 这一时期表现民间生

活题材的风俗画广为流行，其中婴戏题材的作品

深受民众喜欢。 “婴戏”顾名思义就是孩童嬉戏、
玩耍。 婴戏图即描绘孩童玩耍游戏场景的绘画作

品，主要借表现孩童天真烂漫的生活情趣，表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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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追求多子多福，渴望家庭幸福、国泰民安的美好

愿望。［４］《端阳婴戏图》《秋庭婴戏图》 《百子嬉春

图》《傀儡婴戏图》等即为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

代表。 婴戏题材的流行与传统儒家思想所推崇的

孝道文化有重要关联。 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传宗接代、子孙满堂是每个家庭的美好期

盼。 人们通常将婴戏题材的图案装饰于日常生活

空间作为精神寄托，并一直沿用至今。 依墓志铭

记载，张文藻一生只有一个子嗣，这种家庭人口构

成比例在古代社会应属于少数，由此可大胆推断

墓主企图通过表现孩童们在茶室嬉戏、打闹、偷
桃、躲藏的有趣画面，表达多子多孙的期望。 这与

辽宋时期婴戏图的内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因

此，也可以把《备茶童嬉图》归纳到中国古代传统

风俗画婴戏图的范畴中。
《备茶童嬉图》中七位孩童神情迥异、活泼可

爱。 偷桃女童踩在男童的肩膀上微微踮脚，全神

贯注，伸直双臂去拿竹筐中的桃子。 脚下的男童

年龄稍大一些，两边唇角向下撇，眼睛微鼓，似用

力憋着一股劲，生怕身体晃动导致女童摔倒。 另

一位男童弓着背，撩起衣袍前襟，目不转睛地盯着

女童的双手，做好接桃子的准备。 而画面左侧藏

在方桌与盝盒后的四位男童，动作小心翼翼，明显

生怕被人发现。 他们唇角微微上翘，眼光一同聚

焦在偷桃女童身上，好像在暗中观察一场 “好

戏”，展现出男童们淘气的神情。 相较于张氏家

族其他墓室严谨纯粹的备茶画面，张文藻墓《备
茶童嬉图》向我们展现了墓主的另一个愿望，即
家族后代子嗣兴旺。 墓主希望茶室不仅是品味生

活、读书修心的场所，同时也能成为孩童嬉戏的乐

园，体现出其对孩童的喜爱之情。
　 　 （三）母对子的教化与关爱

古云：“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之大半，
盖以母教为本也。” ［５］ 在古代中国，母教是中国传

统女德思想的核心之一。 家族中的男性通常忙于

外部事务，女性则遵守“三从四德”的纲常伦理，
相夫教子，担起培养教育子嗣的任务。 从唐代起，
妇婴题材的绘画作品便多含母教色彩，这既反映

了中华传统儒家礼制和孝道文化，也象征着家庭

幸福美满、母慈子孝，如唐代周昉（传）《调婴图》、
宋代《蕉荫击球图》等。 张文藻墓《备茶童嬉图》
亦是如此。

《备茶童嬉图》人物形象中，有一位身着朱红

色下裙的年轻女子，头上梳有三个高髻，发髻上由

笔墨画出簪花珠钿，缀有朱带，额头与两颊旁细细

绘有贴发与螺钿。 女子面部清秀，五官由极细墨

线勾画，面颊以浅红敷匀，脸颊带有些许红晕，犹
如真实肌肤质感。 人物面部饱满，眉头轻蹙，眼神

严厉，唇舌微张，整体表情鲜活生动，似乎正在严

厉教育偷桃的孩童。 通过人物的表情、动作和着

装，可以推断其为孩童们的母亲。 根据图像分析，
女子与孩童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未做出过多

亲密行为。 从其视线聚焦于偷桃女童的身体来

看，除了传递出母亲对孩童们偷桃行为的指责外，
更透出几分出于安全的担心和忧虑，体现了母亲

对孩子们成长的教化与关爱。 母与子的互动，让
《备茶童嬉图》带上更加浓郁的生活气息，刻画出

了墓主家庭的天伦之乐。

　 　三、《备茶童嬉图》的文化渊源与
社会外延

　 　 辽宋时期饮茶之风盛行，“茶”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墓葬装饰的重要主

题。 从已发掘的辽墓壁画图像信息可知，辽人备

茶的流程和所用的茶具，与唐宋时期中原汉人居

住地饮茶传统十分相似，以此推断辽统治地区的

茶文化应上承于唐、相近于宋。 对茶题材绘画的

深入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随着草

原丝绸之路的贯通，宋、辽社会文化与生活习俗之

间相互吸收、融汇以及创造和发展。
　 　 （一）备茶的茶具与用法

《备茶童嬉图》中展现出的茶具种类齐全、摆
放有序，包含碾茶、煮茶、奉茶、点茶到饮茶等备茶

流程所需的器物，与《茶具图赞》《茶经》等文献记

载相互印证，反映了辽代的茶道文化深受中原传

统茶文化的影响，也为进一步了解辽代民间茶文

化的流行与发展提供了有力实证。 壁画前方地上

摆放着茶碾，用以把锯成小块的茶饼碾成粉末。
茶碾由两部分组成，上方是船形碾槽，下方则是束

腰形长方座，碾槽中心带有一圆形锅子。 旁边的

红色大漆托盘上摆放着清扫碎茶末的茶刷、锯茶

饼的曲柄锯子以及绿色茶饼一方。 用来煮水的莲

花状风炉上放有一把带盖执壶，炉边地上有一柄

精致的小团扇。 陆羽的《茶经》中强调了煮茶时

火候的“精到”会影响茶水性质，小团扇则便于精

准地控制火候，说明辽人备茶同样细心讲究。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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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茶桌上另摆放着一把用以烹茶的执壶，颈身细

长，口部为侈口，腰部收腹。 两把执壶与墓室供桌

上遗存的执壶实物形制相同，带有典型的契丹风

格。 早期的契丹民族过着“车马为家”的游牧生

活，长颈壶因其不易洒出的特性多用于取水储水，
是迁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 因此有学者

认为辽代长颈执壶结合了契丹早期长颈瓶和唐宋

执壶的特点，逐渐发展演变成瓶身更细长的形

态。［６］《备茶童嬉图》中描绘的两把执壶提供了直

观的证据。 在执壶前方有一套六只倒扣的白色茶

碗，即《茶经》中所谓的茶瓯，大口小足，足为玉璧

状，腹部较浅，形状似斗笠，旁边另有两只花瓣式

口碗置于托盘之上。
辽代煮茶法同样效仿唐宋茶法，前期把执壶

直接置于火上，将碾好的茶沫放入壶中，煮开饮

用，中后期则变为用执壶将汤煮沸并直接倒入盛

有茶沫的碗中。 可见，彼时的辽人饮茶方式在向

中原地区靠拢，从唐时的煎茶逐渐过渡到宋时的

点茶。 但因辽国地域特点、气候条件的影响，辽国

百姓喜欢在茶中加入盐、奶等调味品，这些饮茶习

惯在《备茶童嬉图》中也有体现，如盝顶盒后方桌

子上放置的红帽圆坛，据学者推断极有可能是用

来装盐的盐罐。［７］

综上所述，彼时辽代，尤其是张文藻墓所处的

宣化汉人居住地区的茶道文化既承袭了唐代饮茶

传统，又融合了宋时中原地区的饮茶文化，生成了

独具一格的茶道文化。
　 　 （二）备茶图的发展与功能

有关“茶”题材的传统绘画作品在宋以前就

已有先例，如唐代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 在

此图中，阎立本不仅生动刻画了萧翼如何诱骗辩

才和尚手中的《兰亭序》真迹，而且也再现了古时

茶器和茶具，描绘出古人烹茶的整个方法与过程，
同时证实了史书上僧人以茶待客的史实。［８］ 其后

张萱的《烹茶仕女图》，周昉的《烹茶图》也是唐代

茶画中的代表。 五代时期，以“茶”为题材的壁画

出现在墓室中。 １９９４ 年在山西省太原市第一热

电厂发现的北汉天会五年（９６１）壁画墓中的“备
茶图”，较为详细地呈现了备茶的程式与器具。
图中绘有三名男侍从和一名女侍从，他们四人分

别端盏、托持带碗注壶、抱盘口瓶、端果盘［９］，其
中托盏、注壶、盘口瓶都为基本备茶用具，表现了

较为完备的备茶场景。 此后，以“茶”为母题便成

为宋、辽、金时期墓葬装饰中常见的壁画题材，而
“茶画”形式的多元化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

及其背后的历史背景。
在宣化辽张氏家族墓群中（除个别单室墓如

张恭诱墓、张士本墓外），备茶图作为侍奉类题

材，与备酒、备经、备馔、持巾、持扇、持钵、持镜、持
盂侍者等其他家居侍奉场面壁画一同分布于前室

或后室。 １９７１ 年最先发现的张世卿墓，后室壁画

分为十三组，共出现人物 ２２ 个，皆为日常起居侍

奉，包括温酒、持盂、持拂尘的侍吏和启箱侍女等。
绘于西壁的备经图由两名老年侍者组成，一人托

起茶盘，持茶勺拨动茶沫，另一人执壶冲汤，配合

默契，二人中间方桌上摆有茶具、食盒等。［１０］图中

描绘的备茶用具和茶室布置，可令人直观感受到

侍吏在精心有序地准备茶点。 相较于张世卿墓备

茶图，张文藻墓备茶图在“备茶”主题上添加了

“童嬉”题材，显得更加生动有趣，充满天真烂漫

的生活气息。 虽然与张氏家族墓中其他备茶图形

式有所不同，但从壁画图像内容完全可以判断出

这些备茶图有着相同的作用与固定的程式，如各

墓（除却 １ 号墓、４ 号墓和 ５ 号墓）备茶图皆绘于

前室东壁，与前室西壁散乐图相呼应。 梁思成先

生认为：“对称布局适用于礼仪之庄严场合……
其布置秩序为左右分立。” ［１１］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

推测，备茶图与散乐图两种题材壁画在宣化辽张

氏家族墓中是一组较为固定的搭配。 这两组题材

壁画将墓室打造成带有娱乐与祭祀逝者功能的礼

仪性空间，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茶为祭”与“以乐

为祭”已经作为一种丧葬礼仪进入了辽代汉人墓

葬中，成为了亡者逝后幸福生活的象征［１２］，印证

了宋、辽、金时期茶入丧祭的礼俗流变。
　 　 （三）茶文化的兴起与传播

我国茶史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夏小正》四
月“取荼” ［１３］３９、七月“灌荼” ［１３］５３，至今已有四千

多年历史。 东晋《华阳国志》记载，周王灭商之

后，巴人有功被封子国，四川的“丹漆荼蜜……
皆纳贡之” ［１４］ ，因此周时已有茶叶被作为贡品

的记述。 三国时期，茶叶从楚荆或长江中游，逐
渐推广到长江中下游与江南地带。 此时我国北

方地区还鲜少饮茶。 到了南北朝时期，茶饮方

在北方少数士族中流行，但并未普及。 《洛阳伽

蓝记》记载南齐大臣王肃刚刚投奔北魏之时，饮
食很不习惯，以致“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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鲫鱼羹，渴饮茗汁” ［１５］ 。 可见这一时期北方仍

以牛羊奶为主要饮品。 至唐代，茶饮之风逐渐

扩散开来，风靡全国，文人墨客尤爱饮茶。 卢仝

《走笔谢孟谏议新茶》有云：“一碗喉吻润，二碗破

孤闷。 三碗搜枯肠……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

习习清风生。” ［１６］ 宋时，茶风相较于唐更盛，《东
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朱雀门外……以南东西两

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 ［１７］。 辽虽地处长城以北，
本身并不产茶，但一方面由于宋代茶风的蔓延，另
一方面因契丹人常年以牛羊肉与奶制品为主食，
而茶有“止渴消食，除疾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
除烦去腻” ［１８］之功效，故茶叶盛行于辽，受到契丹

人喜欢，尤其是契丹贵族嗜茶成瘾，款待来宾时甚

至效仿宋“先汤后茶” ［１９］ 的茶汤礼仪。 同时，茶
叶也作为一种重要的贸易物资来往于宋辽间，如
沈括《梦溪笔谈》中就记载“（宋辽）各置榷货物”
“榷川茶以换取边马” ［２０］。 由此可见，我国的饮

茶习俗经历了从南方普及至北方，由中原传播至

边塞的缓慢历程，常见于宋、辽、金北方墓葬中的

以“茶”为主题的墓葬壁画即为茶文化传播的最

好例证。

　 　四、结束语

巫鸿先生认为，自汉以来古人就持续不断

地通过墓室壁画为逝者描绘一个理想的“幸福

家园” ［２１］ 。 宣化辽张文藻墓室壁画《备茶童嬉

图》刻画的内容和场景，不仅再现了张文藻生前

的幸福生活，而且又代表着在另一个世界“理想

生活”的延续，体现了辽张氏家族对于墓葬的重

视和对逝者的孝心，也蕴含着保佑家族兴旺、子
孙繁盛的朴素愿望。 同时，宣化辽张氏一族作为

当地名门望族，其家族墓室壁画是研究辽宋社会

文化与生活习俗的重要图像文献资料。 透过壁画

描绘的图像信息以及随葬物品，我们可以推断茶

已是构成辽代社会理想富足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用来祭奠供奉先人、提供其逝后“生活”
所需的佳品，从而证实了辽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

互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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